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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蠟紙鋪在鋼板上，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再藉油墨與濾網的運作達到大量印製的方式，

大家習慣稱這為「刻鋼板」，在世間風行的時間，總有半個世紀以上 ( 從二戰末期起，直到 80

年代，電腦逐漸普及之後 )，才慢慢地被人遺忘。此期間，它對文化、教育的傳播和推展貢獻

很大。時至今日，那些年長些的「老人」們聚在一起，仍會津津樂道當年「刻鋼板」的一些陳

年往事。

這是一套簡單又能夠快速複製的印刷方式，主要操作的工具除鐵筆、鋼板、蠟紙和一套油

印裝置——油印機外，還有油墨滾筒、濾網、油墨和油墨刷。它的原理是利用鋼板面上的粗糙

板面（有點像牛的舌頭），將蠟紙放在鋼板上，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時，會將書寫到之處紙面

上的蠟質刮掉，油印時，書寫處會滲出字跡來，未刻到之處，則油墨不會透過去。

簡易印刷──

回憶那刻鋼板的年代 廖玉卿

▲

▲

印製試卷的油印
機，現存於校史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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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鐵筆在鋪有滑溜溜蠟紙的鋼板上刻字，和平常我們用原子筆書寫時的方式大致相同，只

是在很硬且面上十分粗糙的鋼板上書寫時的難度高些，尤其書寫的力道與字體的工整，都需掌

握得很好才行，若用力過當或書寫時過於潦草，油印出來後，在字的轉折處會產生模糊；要是

不小心刺破蠟紙，則油印時，破孔處會滲出油墨，讓紙面上留下油漬。因此，想拿捏得恰到好

處，可得下番功夫才行。

光復初期，各方面物質極度短缺，冷僻科目教學用的課本，尤其是高農學生的專業書籍，

因市場小、利潤少，一般出版商根本不願投資印刷。授課老師為了教學需要，幾乎都是自刻鋼

板、油印或上課時板書讓學生抄筆記。以吳世承老師擔任的「高農氣象學」為例，他自編、自

刻、自授了很長一段時間。吳老師在校時間很長，53 至 56 學年兼任實習主任，57~58 學年兼

任教務主任。他的鋼筆字剛健、工整、有力，當時刻的那本《高農氣象學》不仔細看，還以為

是鉛印本呢；這本書曾經留在校史館裡當作歷史的見證。直到民國 56 年，才經由台灣開明書

店印刷、發行；由於內容充實，也被其他學校採用為教科書。

專科初期，筆者曾在圖書館裡發現過一本高農森林科使用的《測量學》「好像」也是該科

授課老師自編、自刻、自授用的。由於時間過久，已不記得是哪位老師編撰的。( 那時候，本

校森林科學生參加高、普考的風氣很盛，錄取率很高，那本《測量學》也有可能是科中學生向

校外朋友借來的。) 當時市面上買不到專為高職森林科學生撰寫的教材。同一時間、地點，還

發現一本刻鋼板油印的《測量實習指導》，是森林科陳利仁老師的著作。陳老師在民國 35 年

至 38 年間，曾兼任本校教學組長，只可惜圖書館幾經搬遷，已不復再見。

待至民國 69 ～ 73 年，政府教育經費比較充裕後，曾專案鼓勵農科老師編寫教科書，由省

教育廳所屬的台灣書局負責發行、經銷。當時本校農科老師參與撰寫的人數十分踴躍，撰寫的

科目總共有一、二十門之多。此後，自編、自刻油印教本才正式走入歷史。

刻鋼板、油印成書的方式，在當時的另一大貢獻是為各科學生編製參考講義。那時期出版

的教科書，為了減低成本，大致說來都非常「陽春」，與 21 世紀的版本相比，內容、知識都

收錄得太少。通常學校的授課老師總會另以刻鋼板的方式為學生們編寫些補充講義，這種做法

在各級學校十分普遍 ( 套一句「天下的老師都是一樣的」來向他們致敬！ )；直到 70 年代初期，

百姓生活情形日趨好轉，印刷業隨之興隆，教科書、參考書愈印愈厚，內容、知識、註釋也愈

來愈龐雜，油印講義業也就自然沒落！

另一個使用得十分普遍之處，是各級學校考試卷的繕寫。那時候，考卷的刻繕工作都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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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老師自己動手。有些老師偶而私下也會請教務處的劉朝明先生幫忙。朝明先生個性豁達、樂

於助人，他刻鋼板的功夫更是一流，字體好看、刻得又快，只要老師們開口，他從不拒絕。

至於在訓導處，除了平常例行性的刻、印些開會通知或會議紀錄外，使用頻率最高的是每

年校慶舉辦的運動會，會中的「即時快報」是訓育組支援。

「即時快報」的主要內容，在報導會場上的即時動態，如：比賽成績揭曉、各單項名次得

勝人物的訪談、貴賓蒞臨和會場花絮，這些工作都是訓育組協同推展，要是遇到學生們是新手

上路，施展不開時，訓育組也會邀請一、二位老師協助、指導學生採訪會場新聞、撰寫花絮、

刻鋼板，油印、分送快報；其中，黃秀祺先生是該組的「大柱」。秀祺先生刻鋼板更是無出其

右者：字漂亮、速度快，控制版面不加思索，那支鐵筆在蠟紙上運作自如；偶而有塊「報屁股」

（報紙上編餘的空白處），他能隨手勾畫出一些動態的人物或「小可愛」型的玩偶……看他

「玩」起來輕鬆自在，像是正在享受。那幾年參與的學生中，幾乎都有高手在，每次編出來的

快報賞心悅目，令人讚賞。

至於對外的公用文書或比較重要的文稿，則仍以使用中文打字為主。本校農村家事科開過

這門課，也曾協助地方政府代訓過幾個班次的學員，供地方單位聘用。有關校內文書的中文打

字工作，是由文書組的楊麗花小姐擔任，為時甚長。中文打字機較英文打字機複雜得多，不僅

機器笨重，字盤龐雜，偶而還得自行造字，不太好學，也不太好用。楊小姐卻能得心應手，打

出來的稿件版面十分平整穩重，很受各界好評。

早期教職員生操作中文打字機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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